
「巴圖魯」一詞流行於清代，曾是當時君主為褒獎軍功所賜的名號，因「巴圖魯」意為勇士、

英雄，直接音譯自滿語，讀如baturu，因而有「巴圖魯勇號」之稱。這個語詞其實源遠流長，
有其內陸亞洲背景。本文析論清朝使用巴圖魯勇號的特殊歷史機緣，並且對照滿文辭書之

釋義，說明巴圖魯如何成為反映滿洲政治文化特色的主要賜號；而即便改朝易代，巴圖魯

仍在小說、戲曲裡直接成為勇士、英雄的代稱。「以巴圖魯之名」做為歷史記憶，也成為

藝文作品表現清代滿洲特色和滿族原鄉情懷的重要元素。

▌林士鉉

以巴圖魯之名—
關於清代巴圖魯勇號的歷史與記憶

圖 1-1　清 《欽定國史大臣列傳正編》　卷 36　〈鰲拜列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傳 00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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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第一巴圖魯
  金庸（1924-2018）著名的武俠小說《鹿

鼎記》將清初開國元勛戰將鰲拜（瓜爾佳氏，

1610-1669）描述為「滿洲第一巴圖魯」，而他

是康熙皇帝（1654-1722）的輔政權臣，皇帝感

怒不敢言；小說中的虛構主角韋小寶滑頭滑腦、

機智重義，他協助皇帝生擒鰲拜，之後又在其

禁所殺死鰲拜，自此更成為皇帝的寵臣；韋小

寶參與抵抗俄羅斯入侵，皇帝升他為一等子爵，

並賞賜「巴圖魯」稱號，還讓他調動「奉天」

兵馬，連施琅（1621-1696）都奉承他的威名，

說他「手刃滿洲第一勇士鰲拜，把滿漢第一勇

士的名號搶了過來，因此欽賜『巴圖魯』勇

號，武勇天下揚名。」1透過小說人物所說的

巴圖魯、勇士等詞彙代換，即使沒有特別說明

巴圖魯是滿語讀如 baturu的音譯，也能明白理

解其勇士、英雄之意涵。

  事實上，以鱉拜為中心的滿族口傳故事（滿

族說部）在瀋陽、吉林一帶流傳百餘年，《鰲

拜巴圖魯》滙集諸多清朝開國傳奇。2鰲拜確實

曾獲賜「巴圖魯」，並且晉封公爵，權傾朝野，

小說情節雖有虛構，然多次使用滿洲第一巴圖

魯之形容並不為過；清朝賞賜勇號之制其歷史

記憶可謂因《鹿鼎記》的流傳而延續。

  鰲拜於清太宗皇太極（1592-1643）在位時

即屢有軍功。崇德二年（1637），從武英郡王阿

濟格（1605-1651）出征皮島，曾連舟渡海，冒

矢石搏戰進擊，終克皮島；該島具有重要軍事地

位，太宗即以「此島可比大城」，特別優敘，晉

「三等男」爵位，賜「巴圖魯」號；而這只是他

一系列攻城掠地的戰功里程碑（圖 1）。3值得

注意的是，鰲拜的巴圖魯勇號的戰績是攻克可比

「大城」的皮島，故攻城建立首功應是受賜勇號

的主因。

圖 1-2　 清 18世紀中至 20世紀初　鰲拜朝服像　軸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藏　取自 Jan 
Stuart, Evelyn S. Rawski, Worshiping the Ancestors: Chinese 
Commemorative Portrai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8.

  然而，即便關於鰲拜做為滿洲第一巴圖魯

的歷史記憶確有史實根據，巴圖魯勇號並非始

自鰲拜。以下接續說明滿洲勇號之初始狀況。

誰是大清巴圖魯一哥？
  禮敦巴圖魯（生卒年不詳）是清初最早具

有巴圖魯勇號的愛新羅覺家族成員。他是太祖

努爾哈齊（1559-1626）的伯父，據《清史稿》

記載，由於去世較早，具體事蹟缺載，而勇號

與其名字並稱，連同追封的武功郡王爵位，成

為紀念其做為開國英雄的依憑。

  太祖時期，額亦都巴圖魯（鈕祜祿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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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1621）是最先獲勇號之人，為開國五大臣

之首，《滿洲實錄》搭配圖像，說明他號為巴

圖魯的戰役是萬曆十五年（丁亥，1587）八月，

攻取巴爾達城（今遼寧清原縣境）時，以繩約

軍士，魚貫而渡渾河，夜薄其城，率驍卒先登，
被重創不退，終拔其城。更早之時，萬曆十一年

（癸未，1583），太祖起兵為殺祖、父之仇人，

尼堪外蘭（?-1587），額亦都從征討，攻圖倫城

（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一帶），先登。額亦

都因具體的攻城軍功而直接賜號，官方史書留下

圖文記錄，做為勇號一哥當之無愧（圖 2）。

  清代滿洲巴圖魯勇士的形象歷時多變，「騎

射」是其典型，兼用長矛、火槍（圖 3-1）；然

而，追溯金代女真武士，也有馬上雙手持長劍

圖 2-2　（左）太祖滅葉赫，（右局部）滿洲將士徒手登城　遼寧省檔案館藏　取自遼寧省檔案館整理，《滿洲實錄》。

圖 2-1　 （左）額亦都克巴爾達城，（右局部）額亦都登城射箭　遼寧省檔案館藏　取自遼寧省檔案館整理，《滿洲實錄》，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07。



71故宮文物月刊—第506期・2025年5月

之姿（圖 3-2）。事實上，清初的巴圖魯勇號曾

經是賜予極具登城本事的將士。

  再參照清初滿文巴圖魯的定義，有助於我

們進一步思考此勇號的意涵。康熙年間《御製

清文鑑》對於巴圖魯（勇，baturu）的三種定

義，其中一種定義即有關賞賜勇號。該辭書首

先指出：「持執義、理，氣勢浩然行動，不畏

不憚，稱之勇。」（jurgan giyan be jafafi〔持執

義、理〕hoo seme yabume〔氣勢浩然行動〕gelerakū 

sengguwerakū〔不畏不憚〕be baturu sembi〔稱之

勇〕）；並且引用《論語》（luwen ioi bithe）：「勇

者不懼」（baturu urse olhorakū）為例句，加強論

述勇者巴圖魯（圖 4）。

  其次說明：「登城之人給予勇號。」（hoton 

fekuhe niyalma de〔對於登城之人〕baturu colo〔勇

號〕bumbi〔給予〕），此處所說的「登城」，扒

城牆、跳城，意即將士攻掠拔城；也直接把登城

軍事行動和賞賜勇號直接連繫。接著又說：「軍

旅中捨命前進之人，亦稱為巴圖魯男子」（cooha 

dain de〔軍旅中〕fafuršame juleri dosire niyalma 

圖 3-2　 金 女真騎馬武士　山西侯馬董明墓出土　取自任萬
平主編，《清史圖典》，冊 1，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2，頁 6。

圖 3-1　 滿洲巴圖魯騎射　 
清　郎世寧　畫瑪瑺斫陣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98

圖 4　 清　聖祖敕纂　《御製清文鑑》　卷 7　〈勇健類〉　清康熙
四十七年武英殿刊滿文本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取自阿爾
泰語研究所編，《御製清文鑑（上）》，大邱：曉星女子大學
出版部，1978，頁 186。

be〔把捨命前進之人〕inu baturu haha sembi〔亦稱

為巴圖魯男子〕），4同樣強調陣列軍事行動中男

子的英勇氣概。可見巴圖魯勇號之賜、巴圖魯

男子之名都和清初軍事武功有關。據《清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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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雍正三年（1725）六月九日，雍正皇帝

（1678-1735）也曾諭令引見諸公侯王公等世勳舊

臣之子孫，「自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或

十二三歲，而身軀長成者」，希望多加留意文

武教育，養成國家人才，其中即包括「登城巴

圖魯」子孫。上述如鰲拜、額亦都等早已因包

括登城之軍功而受封公爵，也應有更多的「登

城巴圖魯」群體成員在清初戰爭中嶄露頭角。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十八世紀乾隆年間

（1736-1796），滿文辭書《御製增訂清文鑑》已

調整滿文巴圖魯一詞的釋文，僅限於上述第一

點有關勇者以義理無所畏懼之意涵，或因戰爭

形態和開國之時已大有變化，勇號並不限於登

城之軍功，故調整釋文實有必要。乾隆年間的

巴圖魯勇號容後再論。

勇號的英雄旅程
  學界一般同意滿語巴圖魯來自於蒙古借

詞，蒙古文拼讀如 baγatur，而可能早已流傳於

內陸亞洲；5也都同意歷史上的拔都、把阿禿兒

等名號就是早期的用法。至於清朝入關之前接

觸此名號的表現，目前最早的記錄很可能是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滿文原檔》中以老滿文記錄

的蒙古林丹汗（1592-1634）和清太祖努爾哈齊

彼此書信中的稱號，林丹汗的稱號是「四十萬

蒙古國的巴圖魯成吉思汗」，滿文讀如：dehi 

tumen monggo gurun i ejen baturu cinggis han，此

約是 1619年（天命四年十月）之書信，雖非蒙

古文原件，仍可能保留當時林丹汗做為蒙古大

汗的稱號（圖 5-1）。6十七世紀衛拉特蒙古準

噶爾部首領巴圖爾琿台吉（Erdeni Batur, ?-1653）

亦是擁有此號之例；而直到十八世紀，根據滿

文檔案記載，準噶爾部內部也有因部長不准屬

民承襲父親之「塔蘇爾海名號」（tasurhai i colo, 

tasurhai乃以滿文音寫蒙古文 tasurqai，意即絕頂

的、果斷的），該檔案將之等同於「巴圖魯名號」

（baturu colo），加上不堪過度差遣，乃前來投靠

清朝的案例。7

  清朝和準噶爾部長期以來的和戰關係，牽

動清朝前期內政外交等變化，據《清實錄》記

載，雍正九年（1731）九月十日，雍正皇帝也

曾對漠南蒙古進行精神喊話，呼龥共同抵禦準

噶爾部，乃諭諸蒙古王公、台吉與弁兵等，若

能出群効力，即從優議敘，賜與「世襲巴圖魯

達爾漢」之號，使名垂永遠。此處的世襲巴圖

魯達爾漢之號，其原語及是否有實際措施尚待

考訂，但已顯示此二名號之於滿蒙貴族確實是

5-2

5-1 b

5-1 a

圖 5-1　 老滿文「巴圖魯成吉思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閣 001998　取自
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冊 1，頁 300。

圖 5-2　 老滿文「達爾漢巴圖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閣 001994　取自馮
明珠主編，《滿文原檔》，冊 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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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名垂永遠的傳統。

  至於清朝入關前，滿洲內部使用巴圖魯名

號又比上述登城勇號之賜更早，也更顯示蒙古

因素為主的內亞特色，從這個角度來看，巴圖

魯之號原本並非滿洲內部的唯一選擇。

  上述「巴圖魯達爾漢」之號，其實見於《滿

文原檔》所記錄的初始部分，描述 1607年努爾

哈齊和女真烏拉部之間的戰爭，努爾哈齊擊破了

女真烏拉部布占泰（1575-1618）後，曾賞賜其

弟舒爾哈齊（1564-1611）「達爾漢巴圖魯」名

號（圖 5-2）；這個稱號結合「達爾漢」和「巴

圖魯」，根據 N.哈斯巴根對於清代使用「達爾

漢」稱號的考察，這是蒙古語 darqan的音譯，

歷來又有答剌罕、打兒漢等寫法，其意涵為得自

由、自在之意，原為蒙古大汗、各部部長有權將

此號授予立有相應功績者，大多在該號前、後

再加其他字詞，以示其榮耀；此號從蒙古傳到滿

洲，而皇太極建立大清國號後，達爾漢也是冊封

滿蒙貴族採用的爵位名號之一；再據明代蕭大亨

（1532-1612）所著《北虜風俗》所描蒙古社會存

在四種因軍功而受賜「打兒漢」號，其中「功輕

者，升為把都兒打兒漢」（baγatur darqan）；

事實上，清朝入關前的稱號大都是使用蒙古語，

如努爾哈齊長子褚英（1580-1615）的專稱「阿

爾哈圖圖們 arγatu（有謀略）tümen（萬）」，史

書多以其意稱之「廣略」；而此達爾漢名號更特

別的是，做為世襲之品秩稱號，反映清初某些特

權者，見載於清代《理藩院則例》，雖然自皇太

極時走向虛銜化，標示為一自由人性質，但此號

仍長期使用至清代中期。8上述北元時期（1368-

1388）達爾漢發展的新動向之一，是已經使用巴

圖魯和軍功賜號連結，但主要仍是達爾漢稱號為

中心；其後，清朝則轉向以巴圖魯勇號為主的賜

號，勇號展現滿洲政治文化特色的英雄旅程。

勇者巴圖魯―以號代名的傳統
  鄭天挺曾綜述滿洲習俗好以稱號加於人

名，多照其心性行徑而定一美名，清初諸王、

大臣的名號就是這種表現；而巴圖魯勇號是最

常用的，分為只稱巴圖魯的普通勇號，這只有

國初才出現，如上述額亦都；此外是加上其他

前綴字樣的專稱勇號；而最初這些滿蒙語稱號，

是用以代表本人名字，稱號就不再稱原名；但

後來官書體例在稱號之下仍列入本人原名，例

如，《武皇帝實錄》卷三，天命五年（1620），

「九月皇弟青把土魯薨」，其後《東華錄》作：

「九月甲申，皇弟青巴圖魯貝勒穆爾哈齊薨」，

後代史官追改之舉和賜號的原意不符。9

  勇號（baturu colo）亦可謂巴圖魯名號，

所謂的號、名號、別號，滿語讀如 colo，《清

文鑑》也有釋義：「敬重著呼喚之名，稱之

colo」（wesihuleme hūlara gebu be colo sembi），

可知「號」在滿語角度，基本上也是一種「名」

（gebu）；「名」則是「自年幼起做為標誌而指

稱者」（ajigen ci temgetu obufi jorime hūlarangge 

be gebu sembi）；類比於爵號之「爵」、職位、

官銜，滿語讀如hergen。10故鄭天挺指出的稱號、

勇號原先可取代本名，應有其傳統背景。

  成書於雍正年間的滿漢雙語教材《清文啟

蒙》，其卷二所示多篇滿漢問答也提及字號尊稱

的現象，旗人對教授讀書、騎射的老師其名號說

法，頗值得分析。其中有一句「趙師傅的號兒

叫什麼字兒？」對應滿語：joo sefu i colo be（把

趙師傅的號）ai ama sembi（稱做什麼阿瑪），

此處「號兒」即是滿語 colo，而「字兒」滿語則

使用「什麼阿瑪 ai ama」，即已預設將會得到「某

某阿瑪」的回答，其回答正是「叫作拙哩阿瑪」

（jooli ama sembi）。由此可知，對於授業老師，

旗人社會可以尊稱為某某阿瑪，滿語阿瑪 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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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血緣關係裡的父親，也可以是如同父親

般的敬稱。11對尊長稱號，「字」也如漢人的用

法，此處表示滿人社會直接以阿瑪為字號的一

部分。或許「某某巴圖魯」也應是相似表現，

只是巴圖魯勇號直接來自於皇權。

  再參照有著「最後八旗」之稱的新疆錫伯族

的起名習俗，包括以祖父年紀為本的數字起名、

以出生順序、物品、動植物、祈請上進和吉祥等

等，其中以體形和長相起名者，若小孩長得強

健，就叫「巴圖爾拜」（baturbai），這也和滿

語巴圖魯之名同義。另外，也有起綽號旳習慣，

主要根據長相、某些舉動，以及父母的特點，錫

伯民間社會裡的綽號倒是多具有貶義，而綽號往

往又比本人的真名流傳的更廣泛，使得有些人至

死不被叫真名，而其綽號則始終為人所知。12

  既有嘉名也就有醜號的存在，而相對於巴圖

魯勇號，我們也可以看到皇權改起醜名的現象，

《清實錄》即載乾隆五十七年（1792）三月九日，

駐藏大臣保泰（?-1802），因處理廓爾喀侵藏事

件失利，被皇帝以重要軍情徇隱不奏治罪，並

改其名曰「俘習渾」，滿語讀如 fusihūn，乃卑

賤之意；至於雍正皇帝將其政敵兄弟另改的醜

名，則流傳更廣，此處限於主題不論。

巴圖魯者勇冠軍
  乾隆年間的入主西域戰爭，除了產生大量

標舉軍事文化的圖書編纂和圖像繪製，同時也

是巴圖魯勇號進一步提昇知名度的關鍵年代。

乾隆二十一年（1756），準噶爾戰爭陷入膠著，

乾隆皇帝（1711-1799）曾親作〈御製三巴圖魯歌〉

紀念三位勇士，此詩作收入《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等官書，其首四句為：「巴圖魯者勇冠軍，昔

我旗人頗恆有。近世以來殊不聞，蓋因太平

日已久。」欲將清初名臣的事功相較，此詩歌

其實提到四位巴圖魯：「舒布圖鎧已超羣，三

巴圖魯亦赳赳。」他們除了擁有巴圖魯勇號，

還名列為表彰功勳的「紫光閣五十功臣」、「紫

光閣次五十功臣」，畫有圖像，題有贊詞，同

樣收入《西域圖志》等官書。

  這裡乾隆皇帝先緬懷舒奇徹布（生卒年不

詳），原頭等侍衛舒布圖鎧巴圖魯，這位名列

皇帝親撰〈紫光閣五十功臣〉贊詞之第三十九

位：「包沁之叛，千賊一身，賜巴圖魯，昉乎

斯人；後復屢戰，喪哈薩克，始終於是，曷

勝悼惜。」其勇號前面冠有「舒布圖鎧」，此

或取義蒙古語 sibtulγ_a，突擊之義。至於詩歌

主角三巴圖魯，分別是：原二等侍衛哈布臺巴

圖魯富錫爾（生卒年不詳），名列〈五十功臣〉

之第四十五位，另二位列入由詞臣題寫的〈紫

光閣次五十功臣像贊〉，原領隊大臣察哈爾總

管坤都爾巴圖魯巴寧阿（生卒年不詳），名列

第二十一；頭等侍衛卓里克圖巴圖魯額訥慎（生

卒年不詳），名列第三十四，除了以詩歌描述

事蹟，乾隆皇帝還親自解釋其勇號名義：「賜

額納伸曰卓禮克圖巴圖魯，卓禮克圖者，節

義卓爾永不渝。賜巴寧阿曰昆都爾巴圖魯，

昆都爾者，力敵萬人暇有餘。賜富錫爾曰哈

布臺巴圖魯，哈布臺者，穿楊貫石技不殊。」

卓禮克圖巴圖魯，其滿語「卓禮克圖」joriktu應

是來自蒙古語 joriγtu，意即無畏的、意志堅強

的；昆都爾巴圖魯，其「昆都爾」應與蒙古語

kündülekü有關，意即敬重、榮耀；哈布臺巴圖

魯，其「哈布臺」應與滿語 gabtambi，蒙古語

qarbuqu有關，亦即射箭。

  〈紫光閣五十功臣〉具有巴圖魯勇號者，有

十八名，而〈次五十功臣〉受賜勇號者則更高

達三十三名，事實上，即使沒有勇號而名列前

位、授以爵位者，如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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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將軍一等武毅謀勇公户部尚書兆惠、原定北

將軍一等誠勇公兵部尚書班第等，亦有「勇」

字稱號，也應都對應滿語巴圖魯 baturu，從滿文

來看也都是巴圖魯。其後的「平定」金川之役

的前後共一百名紫光閣功臣、「平定」臺灣林

爽文（1756-1788）之役的前後共五十名紫光閣

功臣，他們大多都獲有巴圖魯勇號，乾隆年間

「十全武功」究竟產生多少巴圖魯仍待統計，此

不詳述勇號特色。

  乾隆皇帝以三位軍功英雄稱之「三巴圖魯」

之舉更早可見於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題寫

的〈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御製碑文，

表彰第一次「平定」準噶爾戰爭期間，於格登

山（今新疆昭蘇縣境）發生的一場夜襲準噶爾

汗達瓦齊（?-1759）大營之戰，此戰役不久達瓦

齊即被活捉獻俘，是故以喀喇巴圖魯阿玉錫（?-

1768）為首的「三巴圖魯」居功厥偉。碑文記

載另二位厄魯特章京巴圖濟爾噶爾（?-1772）、

宰桑察哈什（生卒年不詳）等以鋭兵二十二人

成功夜襲；乾隆皇帝也另撰〈阿玉錫歌〉讚揚

其人其事，這些御製文獻均記載於《西域圖

志》。阿玉錫和巴圖濟爾噶爾因此列名〈紫光

閣五十功臣〉，領隊大臣內大臣副都統巴圖濟

爾噶爾名列第二十六；其名「巴圖」二字是原

名 Batujirgal的一部分，惟官書或把「巴圖」添

寫成「巴圖魯」，這也許是受到紫光閣功臣的

眾多巴圖魯的影響。散秩大臣喀喇巴圖魯阿玉

錫位列第三十三：「於格登山，賊據險守，率

廿四人，間道襲後；諸賊大潰，爰以成功，

本厄魯特，降順効忠。」他是三人中唯一有巴

圖魯勇號者：「喀喇巴圖魯」，滿蒙語均有「喀

喇」一詞，滿語 kara借自蒙古語，此號當取義

蒙古語 qar_a，意即黑色的、猛烈的，恰巧搭配

其圖像中所騎乘的黑馬；惟阿玉錫獲得此號在

格登山戰役之前。至於察哈什因不久後即依附

阿睦爾撒納（1723-1757）反清，原本「三巴圖魯」

都是來自準噶爾汗國的投清降人，至此也分屬

敵我二陣營（圖 6）。

  和阿玉錫同樣具有高知名度的西域戰爭功

臣是〈紫光閣五十功臣〉位列第二十五的領隊

大臣前鋒統領墨爾根巴圖魯瑪瑺（?-1769）：「侍

衛從征，竒功屢立，雖賊萬衆，單騎直入；

陷陣馬仆，距躍彎弓，賊人咋舌，稱天上雄。」

圖 6-1　 清　散秩大臣喀喇巴圖魯阿玉錫　軸　天津博物院藏　取自
聶崇正，〈從稿本到正圖的紫光閣功臣像〉，《紫禁城》，
2015年 10期，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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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清　郎世寧　畫阿玉錫持矛盪寇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99

圖 6-3　阿玉鍚夜襲 
      （左） 清　郎世寧等 《平定伊犁回部戰圖》　彩繪本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故宮博物院清代新疆

文物珍藏展》，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頁 26-27。
      （右）清　郎世寧繪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格登山斫營》 正式本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228

圖 6-4　 巴圖濟爾噶勒夜襲
       （左） 清　郎世寧等 《平定伊犁回部戰圖》　彩繪本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故宮博物院清代新疆

文物珍藏展》，頁 26-27。
      （右）清　郎世寧繪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格登山斫營》 正式本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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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另撰〈墨爾根巴圖魯瑪瑺斫陣歌〉嘉

其行，而其勇號所冠之墨爾根一詞，滿漢文均

有，或為自早期蒙古語傳入滿—通古斯語族，

讀如 mergen，意即睿智（見圖 3-1）。

  勇號前綴形容字詞的決定過程尚待進一步

探究，最後必定是皇帝欽定，目前可見一份咸豐

元年（1851）賞賜田學韜（?-1852）勇號的漢字

上諭，諭旨留有空白，由皇帝以硃筆寫下滿文

huwekiyebun，漢字音寫為霍伽本，意即鼓勵、

激勵（圖 7）。鄭天挺認為清字（滿文）勇號和

漢字勇號沒有區別，語文不限於該族群使用，滿

人福康安（1754-1796）於金川之役期間受賜漢

字「嘉勇巴圖魯」。然而勇號所冠稱的形容用詞

並不限於滿漢文，除了上述的蒙古語，亦有藏

語。13除了名列紫光閣者，也有一般平民獲得巴

圖魯勇號，以乾隆年間牽動臺灣眾多群族的林爽

圖 7　霍伽本（huwekiyebun）巴圖魯
      清　內閣　〈奉上諭著賞田學韜巴圖魯名號〉 

咸豐元年 10月 5日（1851.11.27）　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故宮 134037

圖 8　福建水師提督健勇把巴圖魯—蔡攀龍
     �淸　賈全　御筆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　卷　局部　私人收藏　取自聶崇正，〈從稿本

到正圖的紫光閣功臣像〉，頁 125。

文事件為例，當時也有兩位漢人平民受封巴圖

魯，俱為「義民」，《清實錄》載乾隆五十三

年（1788）三月二十一日，原籍廣東的舉人曾中

立，於六堆牽制反清之莊大田部勢力有功，加恩

給與「義勇巴圖魯」名號；固守諸羅之武解元黃

奠邦賞給「順勇巴圖魯」名號。漢字巴圖魯號今

人較容易理解，鄭天挺已指出，漢字勇號全用兩

個字，而後一字通用「勇」字，故只在前一字

有所變化，惟林爽文事件中臺灣鎮總兵柴大紀

（1732-1788）曾獲賜「壯健巴圖魯」，而名列紫

光閣二十功臣之蔡攀龍（1738-1798）則賜號「強

勝巴圖魯」應是僅有的例外（圖 8）。

  此外，晚清時期由於軍事正亟，勇號賜予

亦多，乃至出現無問文武、重覆賜號等現象，

也有武臣立功由漢字勇號改賜清字或蒙古字

勇號的「晉號」現象。臺灣霧峰林家林文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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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1864）於咸豐九年（1859），遠赴福建麻

沙參與小刀會民變，獲賜「固勇巴圖魯」；隔

年，轉戰浙江，與太平軍戰鬥卓有軍功，獲賞

「烏訥思（恩）齊巴圖魯」。14特別的是，烏訥

思（恩）齊並非漢字，或是和蒙古語 ünenči有

關，意為誠心誠意、忠心耿耿的，應屬晉號現

象。又如擁有「晚清第一巴圖魯」之譽的鮑超

（1828-1886），原先賜漢字號「壯勇巴圖魯」，

禠奪後又以援曾國藩（1811-1872）於祁門之功，

賜號「博通額巴圖魯」，此例或與晉號不同，

卻是改授清字勇號之例，「博通額」可指滿文

bodonggo，意即策略、計畫；或 bodohonggo，

有謀略的。

  至於洋人得到清廷賞賜勇號者，似乎只

有參與太平天國之役的法國人畢乃爾 Pinel

（Pennelo，生卒年不詳）一人，其中文名為畢華

清（畢華青），原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來華，

後於上海為淮軍效力，曾受賜「法什尚阿巴圖

鲁」。15「法什尚阿」為滿語 faššangga之音譯，

意即有功業的；畢乃爾本人是否知道此滿語字

圖 9-2　 清　月白色暗八仙團牡丹萬字紋織金緞夾坎肩（十三枚扣、一字襟坎肩）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故47958　取自嚴勇、房宏俊、殷安妮編，《清
宮服飾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286-287。

圖 9-1　 （左）1875∼ 1908　帶有古代和現代硬幣的刺繡無袖夾克（琵琶襟坎肩）　費城藝術博物館藏，（右）1800∼ 1900　兒童紅色羊毛背心 
（一字襟坎肩）　賀祈思收藏　取自 Harrison-Hall, Jessica, and Julia Lovell, eds. China's Hidden Century 1796-191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3. 208, 233.

正面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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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尚待考察。

  把洋人視為巴圖魯的例子倒也出現在晚

清。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張喜，其記錄談

判過程的私人筆記《撫夷日記》對於英方代表

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等擁有

勳爵名號者，如 G.C.B、K.C.B.、C.B.三個等級

的巴斯勳章，《撫夷日記》將之與巴圖魯勇號

分別對應：頭等尊烈巴圖魯、二等尊烈巴圖魯

和三等巴圖魯。16巴圖魯成為當時張喜自己加給

對方的勳爵名號，這也顯示巴圖魯勇號在幕僚

人員的認知裡所具有的深刻社會性意義。

  由於長期使用巴圖魯勇號，以巴圖魯之名

成為社會用語的事例，亦可進一步發掘。

巴圖魯的穿搭與穿越
  「巴圖魯坎肩兒」在清代文獻時有記載，徐

珂（1869-1928）於《清稗類鈔・服飾類》說是

京師盛行的滿族服飾，各部司員見堂官往往服

之，上加纓帽；其由來一說是漢族「半臂」，

南方也稱背心、搭護，又稱「一字襟馬甲」，

主要特徵是無袖、兩側開禊、衣長及腰，四周

鑲邊，胸前至兩肩處橫列 13顆鈕扣，聯其上下

片，俗稱「十三太保」，兩腋下亦以鈕扣聯其

前後片。另說原先為朝廷要員之衣著，故又稱

「軍機坎」，後來一般官員、八旗子弟皆穿著，

成為一種半禮服。初用皮製，襯於袍內，乘馬

或行走熱時，探手衣內解開鈕扣，即可褪下，

免脫外衣之累。坎肩，滿語讀如 dehele，應和

dehe鈎子、魚鈎有關，背心形式如同鈎子掛在
身上，且強調以皮製作，漢文亦稱「皮掛」、「齊

肩短掛」（圖 9）。

  後來有也流行使用單夾棉紗，並且改製為

加上兩袖，曰「鷹膀」，宜於乘馬，步行者不

能著。17《紅樓夢》第四十九回即寫到某次賈寶

玉只穿一件茄色哆羅呢狐皮襖子，罩一件海龍

皮小小「鷹膀褂」，鷹膀也可謂是當時新興時

圖 10　 清代京劇《金主行圍》裡的眾巴圖魯　取自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冊 78，北京：中華書局，2011，
頁 44759-4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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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的服飾。

  又旗人文康（1794-?）所著《兒女英雄傳》

第十五回描述衣飾，除了頭戴窄沿氈帽，身穿箭

袖棉襖，再套一件倭緞廂沿加廂「巴圖魯坎肩兒」

的絳色小呢對門長袖馬褂兒等穿搭，十分講究。

  至於以巴圖魯之名形容帥氣的騎馬英雄，

也可見於《兒女英雄傳》第三回：「我們這

位小爺只管像個女孩兒似的，馬上可『巴圖

魯』，從小兒就愛馬⋯⋯。」巴圖魯似乎是當

時京語裡的普遍用語。

  何以巴圖魯是個普遍用語？這從京劇裡大

量使用巴圖魯一詞即可以證明。趙志忠指出，在

京劇發展過程中，滿族文化多有滲透，其一是京

劇中增加了一些滿語，有的編入整段滿語，而最

典型的就是使用巴圖魯一詞；據說，民國初年

《挑滑車》劇中的金兀朮就有一段滿語唱詞，但

後來只留下巴圖魯一詞（圖 10）。18京劇裡從

上古到清代的各種番兵、士卒，都有機會被呼做

「巴圖魯」，故事眾多，歷史背景包括春秋時代

衛懿公《好鶴失政》、西漢時代《蘇武牧羊》、

王昭君《漢明妃》、北朝《花木蘭》等，宋遼金

時代《風波亭》、明清之際《山海關》等，而外

邦部長和其士卒在劇本中常以狼主和巴圖魯代

稱，巴圖魯在戲劇舞臺上彷彿可以穿越時空；以

乾隆年間西域戰爭為背景的《香妃恨》，小和卓

木霍集古（?-1759）慷慨陳詞，極力主戰，對抗

清兵，劇中的巴圖魯竟成了回部的勇士。19

  傳統戲裡的滿語只能隨著改朝換代而退出

歷史舞臺，而巴圖魯仍具生命力。清末八旗軍

裡的〈巴圖魯歌〉轉而成為黑龍江地區的滿族

民歌（圖 11）。當代滿族作家也還使用巴圖魯、

莫爾根等詞彙；滿族歌曲也運用白山黑水、海

東青、巴圖魯等傳統元素，進行創作；著名滿

族歌曲創作者宋熙東，本名阿克善（Akšan），

其採訪記錄提到認識他的東北老滿族人喜歡叫

他巴魯圖；作曲家隋利軍（1952-2024）關注滿

族音樂理論，創作作品《關東秧歌》與《巴圖

魯戰神之舞》嗩吶協奏曲，也曾在臺灣演出。20

結語
　　清初大量使用蒙古語做為賜號語詞，巴圖

魯原非唯一的選擇，賜號原可取代本名，稱號

之號，即尊名之名，後來清朝以巴圖魯賜號，

勇號乃成為主流。回顧巴圖魯勇號的英雄旅程，

歷經借詞、登城巴圖魯，以及結合滿蒙漢藏等

語詞而成的各式各樣的具有表彰軍功的勇號，

如此一個內亞背景的滿洲詞彙，竟被清政權長

期用以表彰軍事功勳，可謂以巴圖魯串連起整

個帝國的軍事文化，進而成為社會流行用詞。

巴圖魯可用來指稱坎肩衣服，更成為章回小說

和口傳文學所描述的帥氣英雄，乃至於穿梭於

戲曲裡不同時空背景的兵丁士卒。而時至今日，

巴圖魯之名因其承載的歷史與記憶，仍是各種

藝文作品裡極具滿洲特色的創作元素。

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圖 11　 巴圖魯歌 取自黃禮儀、石光傳編，《滿族民歌選集》，北京：人民音
樂出版社，1999，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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